勿忘大安區是台灣民主聖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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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劉政府的失政，中國黨仍贏得大安區的立委補選，所恃的依舊是大安區為統治族群所控制與經營的優勢。

大安區位於台北城統治中心的東側，城北的大稻埕與城西艋舺是被統治的台灣人居地，統治者及其移民要發展只有向東向南，日本人除城內之外，許多現代化官舍、學校多建於城之東、南，即今日的大安區的西半部，日治末期城內，城東南一帶、今中正、大安區的日人高達十萬人，多為官吏，教師與眷屬。這些高級日本人後被高級的中國人所取代，可見殖民化是大安區的色彩。
然而較高的文教氛圍，更足以激發自由與覺醒的火花。戰後反威權與反蔣的學生運動，便在新生南路大溝兩側燃起，一九四九年三月台大、師院(大)兩學生共騎一鐵馬被第四(大安)分局拘押，而引起台師大學憤怒抗議，當時台大學生宿舍有的是在今金華女(國)中內，遊行隊伍由和平東路、新生南路走到市中心有上千人高喊「反官僚」口號，最後兩校停課、逮捕學生、槍殺師院學生周慎源，此是為「四六事件」。

七○年代，刺蔣、保釣、退出聯合國、民運學運又漸起，師大已被黨化、台大一息尚存的自由精神，又被鎮壓，「哲學系事件」使許多教授被解聘。沉寂片刻，到蔣美斷交、美麗島事件間，台大校園、校門已成學生與群眾的論壇空間。同時金華女中也開始轉為群眾運動的中心，我家近在咫尺，那個年代，我無役不與。一九八○年軍法大審後的年底，中央民代補選，是人民審判中國黨的公投，十二月五日夜晚，金華女中操場，人山人海、水洩不通，目睹周清玉悲情的詞語與目屎，群眾熱烈捐錢，久久不願離去，次日她以十二萬多最高票當選國代。

民主進步黨的成立與金華女中關係更是台灣民主運動歷史的重要環節。一九八六年六月九日第一場「新黨」的說明會，到九二八當夜，圓山飯店組黨與金華女中操場斷斷續續的電話連線，成千上萬群眾屏息以待，宣布成立的一瞬，我熱淚盈眶。次年四月十八日鄭南榕也在此公開宣稱：「我主張台灣獨立！」第一次衝破公共場合講台獨的禁忌。其後客家運動、老兵還鄉、外獨會……所有為台灣奉獻的人們，都曾在金華女中留下足跡，那是金華林一雄老師引介的，功不可沒。尤其難忘的校門口前，列隊高呼「暴政必亡」的新約教徒(錫安山)的身影，永烙在我的心版上。

一九八一年七月三日，聯招閱卷的第一天，我到台大圖書館看卷，到了門口，旁邊的研究生圖書館拉起封鎖線，綠草芳芳，陳文成教授的殞落之地，我心茫然。一九九二年，我主張用「原住民」之名，與人筆戰，五月二十七日的國代修憲仍用「山胞」之名，當晚，忍無可忍的原住民聚會抗議，我被高高的抬起，那正是在台大校門。

大安區是台灣的民主聖地之一，是台灣教授協會的所在地，知識份子所發起的民主與抗爭運動，大多由大安區為起點，大安區人不可能永遠是中國黨的票奴。族群的偏見一定可以讓自由民主的價值和咱台灣人的打拼去分解，中國黨的控制已漸削弱，不信大安區人喚不醒，勿忘大安區還是台灣的民主聖地，我們有信心，在這些史蹟上，將一一樹立台灣民主的碑石，流傳子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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